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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龙迪勇空间叙事学为理论框架，挖掘《达洛维夫人》中的空间叙事维度，为解读伍尔夫现代主义

叙事艺术提供新路径。文章聚焦物理叙事线索、空间意象触发的心理空间、主题–并置叙事三个层面，

系统分析小说的空间建构逻辑与叙事功能。伍尔夫以大本钟的报时与伦敦街景为物理线索搭建起文学空

间的骨架，以空间意象为支点触发人物心理空间，并以“社会规约”为核心主题统合克拉丽莎与塞普蒂

默斯的双线索叙事，超越了传统线性叙事。其空间叙事不仅是形式创新，更构成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空间

的批判与挑战。龙迪勇空间叙事理论为解读《达洛维夫人》叙事特点提供了框架，也为经典文本的重释

提供了中国叙事学理论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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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Long Diyong’s Spatial Narrative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narrative dimension in Mrs. Dalloway and tries to provide a new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Virginia 
Woolf’s modernist narrative art. This paper focuses on physical narrative clues, psychological space 
triggered by spatial images, and thematic-juxtaposed narrativ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novel’s 
spatial construction logic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The physical clues including the chime of Big Ben 
and London street scenes construct the skeleton of literary space. At the same time, Woolf trig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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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space with spatial images as the fulcrum, and integrates the dual nar-
rative lines of Clarissa and Septimus with the core theme of “social constraint”, which goes beyo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linear narrative. Woolf’s spatial narrative is not merely a formal innovation 
but also a critique and challenge to modern social space. Long Diyong’s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pro-
vides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rs. Dalloway and also offers a 
reference of Chinese narratology theory for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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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叙事学诞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相关研究都偏重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则常被忽视。龙迪勇在《空

间叙事学》中指出，“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体的时间和某一个

(或几个)具体的空间”[1]。他强调，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因此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作为

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空间叙事学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叙事结构和功能，探究空间元素如何影

响叙事的效果。 
空间维度在叙事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巴赫金提出“时空体”

概念，强调时间与空间在文学表达中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并将其视为“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

巴赫金进一步指出，在艺术时空体中，时间“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被卷入时

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2]。约瑟夫·弗兰克在分析福楼拜时指出，小说通过“来回切断”不同情

节层次，“取消了时间顺序”，从而实现了知觉上的空间性，他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小说中的形式空间

化”，其特征是叙述的时间流被中止，意义单元通过并置而非时间顺序产生联系[3]。而在《达洛维夫人》

研究领域，空间维度已受到–定关注。张鹏飞从“文学绘图”视角出发，揭示了小说中“房间–街道”

“威斯敏斯特区–伦敦东区”“英国–他国”三层认知图式，探讨性别、阶级与民族的越界想象[4]。綦

亮则聚焦于小说中的乡村空间，指出其与伦敦城市空间形成对照，承载着伍尔夫对英国民族身份的反思

[5]。然而，上述研究尚未从系统的空间叙事结构角度整合《达洛维夫人》的空间叙事特点。本文认为，

伍尔夫的空间叙事不仅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形式创新，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空间政治实践：她通过物理

空间线索的编织、心理空间的具象化以及主题–并置叙事，打破了现代社会中性别、阶级与医疗权力的

空间区隔，从而使小说成为一种社会空间批判的审美载体。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尝试从空间叙事学视角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作为现

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以独特的意识流叙事技巧和对 20 世纪伦敦社会的深刻描绘而闻名。小说

描写了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的一天，展现了她及周围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战后伦敦的社会现实。伍尔

夫运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通过大本钟的报时声等空间意象将人物的意识流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

景，揭示了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本文将借鉴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从叙事线索、心理空间

和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深入分析《达洛维夫人》中的空间叙事特点，以期为阐释伍尔夫的空间叙事艺术与

文本内涵提供新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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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叙事线索与文学空间建构 

龙迪勇认为，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时间与空间是叙事的两大基本维度，二者不可分割。小说

作为文字艺术，呈现方式虽以时间性为主，但伍尔夫巧妙地将时间与空间元素融入叙事结构，连接克拉

丽莎、塞普蒂默斯等不同聚焦的人物视角，构建出一个独特的空间结构，创造出独特的空间感，突破了

文字艺术的局限性。这种空间叙事策略使得小说的构成不再仅仅是时间上的直线顺序，而是包含了空间

上的并置和并列，丰富了叙事的层次和深度，也是伍尔夫对时空融合叙事理念的典型实践。 

2.1. 作为叙事线索的时间与空间 

正如龙迪勇所指出的，空间对于叙事艺术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不少现代理论家的关注，巴赫金甚至把

确定一个具体的空间视为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空间与时间在叙事中的内在

关联[1]。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巧妙地将时间与空间元素融入叙事结构，将大本钟的报时声作为

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之一。钟声不仅是现实时间的标记，还起到了将聚焦在心理活动与现实世界之间互

相切换的作用。例如，当彼得·沃尔什自言自语的节奏与大本钟的半点报时声合拍时，这种声音的同步

不仅标记了时间的流逝，而且促进了从他的行为举止到心理活动的转换：“他那有节奏的自言自语与大

本钟有力的半点报时声十分合拍(沉重的声浪一波波地消逝在空中)。哦，这些个派对，他兀自寻思，克拉

丽莎的派对。她为什么要办这些派对，他想”[6]。大本钟的报时声标志着聚焦由彼得的行为举止转换为

心理活动，引发下文的意识流描写。又如：“正当他坐在那里，朝着穿灰衣的死人微笑时，报时的钟声敲

响了——十一点三刻。他们很年轻，彼德·沃尔什走过他们身边时想道。真是糟糕的一幕——那个可怜

的姑娘看上去绝望透顶——上午才刚过去一半呢”[6]。大本钟的报时将聚焦由塞普蒂默斯的思索中转移

到彼得的活动轨迹上，构建出立体的文学空间。这种由物理线索驱动的聚焦转换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动态

感，而且实现了人物内心与外部现实的连结，进而展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 
除了大本钟报时这一显性物理线索，伍尔夫还通过刻画伦敦街景建立隐含的空间性线索，不仅串联

起人物活动轨迹，也实现了叙事聚焦从外部现实空间向角色内心空间的自然转换。例如“一切都已停滞

下来。汽车引擎的扑扑声如不规则的脉搏在上下震响。阳光变得异常炽热，这时那辆汽车停在了马贝利

花店橱窗的外面。坐在双层大巴顶层的老妇人们打开了遮阳伞，这里一把绿伞，那里一把红伞，啪的一

声轻轻地打开了”[6]。伍尔夫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的短句，模拟了感知的断裂与重组；“扑扑声”“啪

的一声”等拟声词赋予静态街景以听觉上的冲击力，使环境的焦灼感直接作用于感官；而“这里一把绿

伞，那里一把红伞”的并列结构，则呈现出视觉焦点的无序跳跃。其特殊的语言形式与塞普蒂默斯混乱

的内心相对应。又如“喋喋不休，纷纷扰扰，迟到的钟声响起来，在大本钟之后响起来，怀里兜满了琐

碎。马车的凌乱，货车的野蛮，无数生硬的男人和招摇的女人的急行军，写字楼和医院的穹顶与尖顶”

[6]，用暗含贬斥色彩的文字刻画出上流社会的生活状态，刻画出基尔曼小姐对上流社会渴望又鄙夷的复

杂态度。伍尔夫对伦敦街景的刻画并非简单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叙事的空间锚点，让不同人物的意识

流在同一物理空间中交织碰撞。这种以物理线索搭建的文学空间，既契合小说的时代背景，也为人物的

心理活动提供了现实依托，是伍尔夫现代主义叙事艺术的核心体现。 

2.2. 线索驱动的空间转换与读者体验 

空间转换是《达洛维夫人》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这种转换中，文字刻画的“画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伍尔夫利用放缓叙事节奏的方式将画面定格，以此为线索连接不同人物视角，起到了转换叙事空间的作

用。流沙河在分析“诗中有画”问题时指出，“描述”即是画，“叙述”则是说[7]，对场景的文字刻画

也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画面。因此，文学的空间构成自应依循一种与“时间逻辑”有别的“空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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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所表现的是有先后的直线之时间性秩序，而后者所表现的则是由平行、并列、对等诸原则所产生的

空间性秩序[8]。伍尔夫正是通过对街景、人物的刻画将文字转化为画面，又通过定格画面实现不同人物

视角的空间并置，践行了这一空间逻辑。在《达洛维夫人》中，这一空间逻辑具体体现为光影画面同时

连接伊丽莎白的田园渴望与塞普蒂默斯的创伤记忆，使平行视角形成空间对照。伊丽莎白作为战后英国

的年轻一代，很少注意维多利亚时代的规范，她关注的是田园生活，并渴望拥有一份职业。她的视角显

示了上流社会女性气质的变化[9]。而塞普蒂默斯是在战争中患上“弹震症”的士兵，他的视角则充斥着

被扭曲的记忆和不安全感。这两种不同视角发生在同一时空，在逻辑上呈平行关系，其在对待相同画面

的体验上却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丰富了小说的空间层次。 
通过频繁的画面转换，伍尔夫将读者反应也纳入创作，通过读者阅读体验进一步构建出小说的空间

感。通过人物的连续出现，作者引导读者在短暂的时间内穿梭于不同的空间位置和人物意识之间，从而

增强了故事的空间维度。当读者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去理解作品时，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全貌，对小说内

涵的解读也会更加丰富。这种阅读方式使得小说的空间不再仅仅被阅读的时间顺序所限制，而是在阅读

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来，从而改变了时间的流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时间的影响[10]。例如在描述街

上关于神秘轿车的流言蜚语之后，立刻将聚焦切换到塞普蒂默斯身上，并减缓了叙述节奏，对画面进行

刻画：“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三十左右，脸色苍白，鹰钩鼻，穿着棕色的皮鞋，寒碜的大衣，淡

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忧虑的神色，陌生人要是见了他的这种眼神也会生出一份忧虑来的”[6]。这种

转换打破了读者预期的时间节奏，在阅读体验中创造出空间感。同时，对这一文字空间的刻画勾勒出一

个精神脆弱的病人形象，与后文人物命运暗合，让小说整体的架构更加复杂立体。 
空间转换前后的两个事件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关系，而是呈现出平行、对照等关系，打破了以时

间顺序为线索的传统叙事结构。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通过空间叙事技巧的运用，展现了人物的心

理活动和精神折磨，同时在逻辑上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叙事空间，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连贯性，也深化了

主题，使读者能够在不同人物的现实空间与意识空间中自由穿梭，通过读者的空间体验补全文学空间的

最终形成。 

3. 空间意象触发的人物心理空间 

“意识流”的使用是伍尔夫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弗洛伊德将人的整个精神领域分为“意识”“前

意识”和“无意识”，并且指出尽管经常会遇到一些“阻力”，但分处各层级中的意识可以像水一样在相

互之间流动[11]。由于这种流动与时间的流动有相同特点，因此以往关于意识流小说的研究大多关注时间。

然而龙迪勇指出，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固然是一种时间意识，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意识；而且，任

何意识的流动都少不了某种空间性的物件作为其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这种作为意识流动出发点的空

间性物件，其实正是触动“无意识记忆”的按钮，也是意识流小说展开叙事的支点[1]。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和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虽然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

不同，但都饱受精神折磨。伍尔夫用意识流的手法展现了这两名角色各不相同的心理空间。通过这种心

理空间的描绘，伍尔夫不仅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揭示了他们在战后社会中不同的生活状态。 

3.1. 克拉丽莎的心理空间与回忆 

克拉丽莎的心理活动常以回忆为核心，而这些回忆以特定的现实空间意象为触发支点展开。在小说

开头就出现了这种描写：“随即，克拉丽莎·达洛维突然感叹起来，这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啊——这个早

晨清爽得仿佛是特意为海边嬉戏的孩子们准备的。多么新鲜！多么刺激！这样的感觉似乎总能让她回想

起过去。她此刻仿佛就能听见，在铰链微弱的嘎吱吱声里，她猛然推开一扇落地窗，就此投入伯尔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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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里”[6]。伦敦城里一个清爽的早晨引发了她的“怀旧”，将她的意识拉回过去，引发了她对彼得

的回忆，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而被布鲁顿女士的午餐会这一上流社会典型的社交空间意象排斥在外则引

发了她对时光流逝的惆怅。她突然间感到自己衰老了，“这些感受都是因为布鲁顿女士没有邀请她，据

说她的午餐会办得有滋有味的”[6]。这种失落感因“午餐会”这一社交空间触发，让她从现实社交空间

跳回与萨利相处的记忆空间，标志着她的意识跳出了时间的限制。“可是，这个爱的问题(她想着，一边

把外衣摆好)，这个关于爱上了女人的问题，就说萨利·西顿吧，她以前和萨利·西顿的那种关系。不管

怎么说，难道不也是爱吗？[6]”作为生活在男性主导秩序中的女主人，克拉丽莎的活动轨迹整体围绕她

的身份展开，只有在无意识记忆中她才得以暂时脱离社会赋予的枷锁。年少时纯真的女性之爱与现实上

流社会夫人的身份形成了反差，在意识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跨度。 

3.2. 塞普蒂默斯的心理创伤与内心世界 

塞普蒂默斯作为一战士兵的代表，他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受战争创伤的影响。卡鲁斯(Cathy Caruth)认
为，创伤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

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12]。《达洛维夫人》正是通过空间意象呈现了创伤的

这一特征，塞普蒂默斯的战争创伤以现实空间意象为载体实现了闯入式重现：他即便远离战场，与战争

相关的空间意象仍会触发无意识记忆，使他重新陷入被扭曲的战争记忆空间中。在小说中，树木就是极

具代表性的空间意象之一。轿车窗帘上的图案让他再次感到了战争的恐怖：“帘子上的图案很是奇特，

像是一棵树，塞普蒂默斯这么觉得。在他眼前的所有事物渐渐地都被他本人的气场吸引了过去，就好像

某种恐怖马上就要浮出水面，即将爆炸，即将燃烧，这景象把他吓坏了。世界在动摇着，在颤抖着，眼看

就要变成一座燃烧的地狱”[6]。从语言形式上看，这段话的句法经历了从平缓到急促的递变，“即将爆

炸，即将燃烧”通过动词的重复与并列加快了节奏，最后“世界在动摇着，在颤抖着”以短促的排比将紧

张感推向高潮。句法的加速与塞普蒂默斯心理状态的失控形成了对照，语言节奏本身就是创伤体验的直

接呈现。塞普蒂默斯对树木的空间感知，正是创伤“闯入式重现”的载体——窗帘上的树木图案(现实空

间)与战火中的树木(记忆空间)重叠，使心理创伤通过空间意象具象化。他的思考由树木这一支点展开，

因此构成这段文字的叙事逻辑的关键元素仍是空间[1]。而在塞普蒂默斯身上，这种空间逻辑更是成为了

他精神崩溃的表征。 
空间意象作为意识流的支点，不仅触发了人物的无意识记忆，更成为其心理空间的具象化载体。伍

尔夫通过空间意象与人物意识的互动，建构出克拉丽莎的记忆心理空间与塞普蒂默斯的创伤心理空间，

分别揭示了性别角色的社会期待与精神创伤的医疗困境。伍尔夫通过这两种心理空间的并置，打破了“正

常/异常”“公共/私人”的二元区隔，使原本被隔离的心理体验获得了平等的叙事呈现。 

4. 主题–并置叙事与整体叙事空间 

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提出“主题–并置叙事”，认为并置叙事中所有的故事或情节线索都围

绕一个中心主题或概念展开。这些故事或情节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它们

之所以被编排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共同阐释了同一个主题或概念[1]。在主题–并置叙事中，不同子叙事

由相同的主题连接。“主题”(topic)这个概念由“场所”(topos)发展而来，而“场所”正是一种“空间”，

因此主题–并置叙事其实是一种空间叙事[1]。不同的子叙事被同一个主题统合在一起，也就是将这些子

叙事都置于同一个空间中，建立出一个并置的结构。并列的故事线正是《达洛维夫人》的重要结构特点。

作者伍尔夫选取克拉丽莎与塞普蒂默斯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通过二人的生活状态展现战后英国不同阶

层的生存图景，而“社会规约”则成为连接两条线索的核心主题。克拉丽莎作为上流社会的女主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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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规范中；而患上弹震症的塞普蒂默斯则面临社会对男性的规约，他的病情

不被承认和理解，最终将他推向了自杀的命运。 

4.1. 克拉丽莎约束性空间中的自我压抑 

小说中克拉丽莎的活动轨迹，无一不是围绕她的身份进行的。书名“达洛维夫人”即点出她是作为

一名男性的妻子而存在，她出门的目的是为晚会买花，这也是其作为上流社会女主人，在以男性为中心

的社交空间中完成的典型社交行为。她在街头的漫游让她意识到时间逝去的空虚感：“年复一年，她的

生命被越切越薄。余下的时光已如此可怜，已无法再像青葱岁月时那样去尽情拓展，去吸取那生命的色

彩、风味和韵律。想当初无论她走进哪个房间，那里都会因她而蓬荜生辉的”[6]，但当她的注意力转回

准备晚会时，她又一次回到了被约束的身份中。这种清醒十分短暂，更体现出社会规约影响的根深蒂固。 
克拉丽莎年少时与萨利的感情是个体情感的流露，但也被无情地掐灭了。“回想起来，令人诧异的

是，她对萨利的感情既纯洁又诚恳。这和她对男人的感情迥然不同。这种感情完全是无私的，而且，还

有一种只存在于女性间的，尤其是刚成年的女性间的特质”[6]。当她与萨利在一起时，老约瑟夫和彼得

的出现象征着社会规约的声音，让她感受到“就像在黑暗中撞上了花岗岩的石墙！太讨厌了，太恐怖了”

[6]。这其实就是克拉丽莎的情感被压迫时的感受。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萨利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份

感情在当时社会规范的约束下无法实现，最终她选择与理查德结合，维持着传统的异性恋婚姻生活[13]。
这正是她在约束性空间中向社会规约屈服的体现，也让自由情感空间与现实约束性空间形成鲜明的空间

冲突。 

4.2. 塞普蒂默斯边缘化处境里的创伤异化 

与克拉丽莎受到的约束不同，塞普蒂默斯因战争创伤陷入心理紊乱，这与英国社会对男性气质的主

流期望相悖，因此他作为异常之人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空间之外，最终陷入被社会规约边缘化的处境，

他的创伤体验也因此而不断异化。甚至他的妻子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状况：“一个说自己想自杀的男人

是个懦夫，可塞普蒂默斯曾经打过仗，他曾经是个勇敢的人，可现在的他已不是过去的那个塞普蒂默斯

了”[6]。表现出对生命的厌弃是他心理创伤的映射，然而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医生都认为这是他不负责

任的体现。霍姆斯大夫作为医生，本应该关注病人的状况，但也把塞普蒂默斯视为一个不合格的丈夫：

“塞普蒂默斯真的对妻子说了他想自杀，她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是个外国人，不是吗？难道这不会使她

以为英国丈夫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吗？难道一个人不应该对他的妻子负一点小小的责任吗[6]。另一位医

生威廉爵士也建议他“尽量少想你自己”，认为他这样的人“可不适合四处溜达”[6]。这些建议无一例

外都希望塞普蒂默斯能放弃诉说创伤经历的愿望，也就遏制了他康复的希望[14]。霍姆斯大夫对塞普蒂默

斯的否定，本质是将其创伤心理空间排斥在正常社会空间之外。塞普蒂默斯是一战伤兵的代表，他们治

愈创伤的需求被社会主流压迫，被当权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边缘化。 
这两条并列的叙事线索之间既没有特定的因果关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1]，而是由相同的主题

连接，在小说的结尾交汇在一起。在宴会的高潮时刻，克拉丽莎突然得知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产生

了深刻的心理共鸣。她能理解赛普蒂默斯选择死亡是为了维护自身独立人格而对那些迫害他的力量所做

出的反抗[15]。克拉丽莎自己则在晚会上周旋，她为自己虚度时光而感到内疚：“无论如何，这都是她的

灾难——她的耻辱。这是对她的惩罚，让她在黑暗的深渊里，看见这儿有个男人倒下去，那儿有个女人

殒殁了，而她却被迫穿着晚礼服，站立在这里”[6]。在社会规约下，克拉丽莎选择在约束性空间中妥协，

塞普蒂默斯则以自杀完成边缘化处境中的极端反抗，二人的选择虽迥然不同，但克拉丽莎在得知塞普蒂

默斯自杀后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这一共鸣让原本平行并置的两条叙事线索实现最终交汇，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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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对战后英国社会的深刻反思，完成了小说整体叙事空间的统合。这一精神共鸣也表明，伍尔夫的空

间叙事并非止于形式实验，而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空间实践：通过两条叙事线索的并置与交汇，她打破

了上流社会与底层、女性与男性、健全者与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空间区隔，使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命运

在审美层面获得对话的可能。 

5. 结论 

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以叙事线索、心理空间、叙事结构为支撑，构建了完整的空间叙事体

系：在物理维度，以大本钟报时的显性时间性物理线索与伦敦街景的隐含空间性物理线索为骨架，搭建

出小说的基础文学空间，让叙事突破线性时间的束缚；在心理维度，伍尔夫以空间意象为意识流触发支

点，分别建构出克拉丽莎的记忆心理空间与塞普蒂默斯的创伤心理空间，为文学空间填充了丰富的精神

内核，实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空间具象化；在叙事结构维度，伍尔夫以“社会规约”为核心主题，让克拉

丽莎的约束性空间与塞普蒂默斯的边缘化处境形成平行对照，最终通过二人的精神共鸣实现双线索交汇，

完成了小说整体叙事空间的统合。 
克拉丽莎与塞普蒂默斯的叙事线，分别映射出战后英国社会对女性与男性的约束，而物理线索的驱

动、心理空间的建构、主题并置的统合，最终让小说的空间叙事成为展现战后英国社会集体创伤与个体

生存状态的重要载体。伍尔夫的这一空间叙事实践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彰显了现代主义小

说的形式创新，更构成了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空间政治实践。她通过物理空间线索、心理空间与主题–并

置叙事，使原本被社会区隔所隔离的不同个体在文学空间中获得了平等的叙事呈现。龙迪勇的空间叙事

学理论为解读《达洛维夫人》的空间维度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分析框架，使得这部经典现代主义作品的

空间叙事特点能够得到系统性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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